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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山文化、满族文化、流人文化、抗
战文化、共和国工业文化、山林文化、海
洋文化、商贾文化……

一座山海关分出关内与关外，作为关
外第一省的辽宁，无论人文历史还是自然
地理，都有自己的独特性。

文学之树，扎根于文化的土壤之中，
文学之花，需要文化的滋养和哺育，辽宁
丰富多样的地域文化孕育出斑斓多姿的辽
宁文学。

辽宁是文学大省，辽宁的文学写作者
队伍浩浩荡荡，既有终其一生耕耘文学园
地的耄耋老人，也有大量初入文学世界的
年轻作者，甚至在经济落后的偏远乡村，
也活跃着大量的文学社团和文学爱好者，
他们怀着对文学神圣而炽热的情感，执文
学之灯，在浩瀚的艺术长河中求索。

当下的辽宁文学拥有一支庞大而优秀
的作家队伍，各个文体门类齐头并进。小
说家孙惠芬、马晓丽，散文家王充闾、素
素、鲍尔吉·原野，诗人李松涛、林雪以
及文学批评家孟繁华、贺绍俊、王向峰、
高楠、王纯菲等，获得过鲁迅文学奖；孙
春平、鲍尔吉·原野、林和平、庞天舒、
华舒、于晓威、萨仁图雅、边玲玲、路
地、张宏杰、周建新等获得过少数民族骏
马奖；薛涛、王立春、车培晶、刘东、常
星儿、李丽萍、单瑛琪先后获得过全国优
秀儿童文学奖。仍笔耕不辍的老作家金
河、刘兆林、邓刚、谢友鄞等都曾获得过
全国优秀中短篇小说奖。

小说创作实力雄厚

一直以来，辽宁在中短篇小说写作上
实力雄厚。新时期文学中，马原、洪峰、
金河、迟松年、邓刚、刘兆林等老一辈作
家以优秀作品被文学史铭记。今天的辽宁
中短篇小说创作，除了那些老作家的熟悉
身影，中生代和新生代作家孙惠芬、马晓
丽、马秋芬、谢友鄞、老藤、刁斗、李
铁、陈昌平、津子围、于晓威、白天光、
女真、苏兰朵、张鲁镭、鬼金、安勇、双
雪涛、班宇等也星光璀璨。

长篇小说是文学中的“重”文体，体
现了地域文学积淀的厚度，也代表了作家
的整体水准。辽宁的长篇小说创作一直缺
乏突破，2018 年，刘庆的 《唇典》 淋漓尽
致地书写了东北地域文化的万种风情，并
获得第七届世界华文长篇小说奖“红楼

梦”奖首奖，成为继贾平凹、莫言、王安
忆、阎连科后第5位获此殊荣的内地作家。

辽宁是儿童文学的重镇，辽宁儿童文
学已经形成了一个特色鲜明、梯队完备的
创作群体。作家队伍整齐，获奖人次多，
创作涉及小说、诗歌、童话诸多文体，读
者遍布少年、儿童、低幼层级，多部作品
被翻译成外语在海外传播，获得了艺术与
市场上的双丰收。

网络文学在辽宁也生长迅猛，月关和
满城烟火是这个庞大网络作家群体的代表
人物，他们的作品不仅有着数以千万计的
网络读者，而且被改编成影视剧，受到市
场欢迎。

散文诗歌阵容强大

辽宁的散文创作一直保持着“百花齐
放、百家争鸣”的格局与面貌。辽宁散文
的领军作家王充闾，是首届鲁迅文学奖散
文奖得主，其历史文化散文大气磅礴、气
势恢宏，体现出特有的诗性之美和非凡的

学术功力。张宏杰是历史文化散文创作的
代表，其作品打通了历史与现实的时空壁
垒，以丰沛的现代性话语资源和文学语
言，将古代贤人志士的命运遭际与当下人
类生活的境遇巧妙衔接，彰显历史处境下
的平凡人性，具有厚重的历史感和切近的
现实感。鲍尔吉·原野是民族文化散文创
作的代表，他的作品真实再现了现代化进
程中蒙古族人民的生存状态和心灵世界，
让读者清晰地看到一个古老游牧民族乃至
整个中华民族迈向现代化的历史足迹。

文化散文是辽宁散文中一道独特的景
观，高海涛的“辽西”、侯德云的“辽
南”、王秀杰的“鹤乡”、素素的“大东
北”、原野的“内蒙古科尔沁草原”，对地
域文化景观的书写，或深情，或优美，或
雄浑，或辽阔，作品中自觉或不自觉流淌
出来的关东气息，成为辽宁散文创作色彩
斑斓的艺术质素。

辽宁诗歌拥有强大的创作阵容，继阿
红、晓凡、牟心海、刘镇、高深等为代表
的老一辈诗人之后，李松涛、阎月君、柳

沄、林雪、李轻松、李见心、刘川、麦
城、宋晓杰、巴音博罗、哑地、贺颖、玉
上烟、李皓、王文军、微雨含烟、大路朝
天、赵明舒、宁明等为代表的中青年诗人已
成为辽宁诗坛的骨干。他们的创作打着深
深的辽宁地域烙印，具有鲜明的艺术个性。

文学评论独树一帜

辽宁的文学评论在全国占有重要地
位。《当代作家评论》 作为国内文学评论
领域的品牌刊物，创刊 30 多年来，一直
切实探讨问题，细致分析作品，以批评的
方式参与当代文学与文化建设，致力于文
学的经典化和国际化，积极介入中国当代
文学史的构建，在国内外文学评论界具有
很高的声望。在中国当代文学发展进程
中，《当代作家评论》 在为学术生长贡献
了无数思想性、学术性兼具的热点与议题
的同时，也树立起自己鲜活且有内涵、包
容又不乏个性的独特形象。

《当代作家评论》 是 20 世纪 80 年代以
来当代文学的见证者，在与当代文学重要
作家作品的互相支持中同步成长、发展，
刊物所刊发的评论文章不仅清晰地见证了
作家创作发展的轨迹，也从一个侧面勾勒
出新时期以来当代文学思潮的此起彼伏以
及批评观念的悄然转换。

从 1989年刊发第一篇有关海外文学的
信息以来，截至 2018 年第 5 期，《当代作
家评论》 共设立 14 个专栏，刊发相关海
外文学研究文章 155 篇。这些文章或为中
国评论家研究海外文学，或为海外学者研
究中国文学，或为直接翻译转载海外学者
文章，从各个层面向中国读者译介最新海
外文学研究成果与动向。

“凡一代有一代之文学”。百年新文学
的参天大树在盘根错节、枝蔓横生的经典
文学传统与新生美学力量之间的碰撞中生
长、壮大，蔚为大观、绚烂璀璨。关注现
实是辽宁文学的传统，而地域性则作为辽
宁文学的精神图标和美学特征，是辽宁文
学的重要标签。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文
学辽军这道风光旖旎的北国风光，这支中
国文学的生力军，正肩负着东北文学振兴
的历史使命，砥砺前行。辽宁文学也一定
会为中国文学发展注入饱满丰富的艺术经
验与文化元素。

（作者为辽宁省作家协会副主席、《当
代作家评论》主编）

辽宁文学：一树芬芳花满枝
□ 韩春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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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网络文学到底是不是文学的反
复争论中，我们已在不经意间承认了
网络文学不可或缺的地位和无可替代
的作用。时至今日，再谈网络文学的
合理性，难免有点自欺欺人。在兴盛
不衰的网络时代，文学该如何“操
盘”是一个值得不断探索的新课题。

从网络写手的“三驾马车”“四大
写手”到如今的千军万马，这种规模
的扩张，不难看出网络发展的超强力
量，也反映了人们通过网络参与文学
活动的热情。这是网络文学在传播过
程中呈现出的“强大”，也是传统文学
鲜有的生机和活力。不能说它提高了
文学的高度，但起码对传统文学造成
了一定的威胁和挑战。上世纪末，痞
子蔡的 《第一次的亲密接触》 飘过海
峡，风靡全国，一时间让“网络文
学”这个新事物空前扬名，让文学界
大吃一惊。随之而来的是，助力网络
文学发展的文学网站也如雨后春笋般
兴办起来，诸如博客、论坛、社区等
网络空间愈加繁荣和规范。

创作方式的不同造成了网络文学
和传统文学对接的难度。其实传统文
学向网络文学可借鉴的东西很多，其
中之一就是文本的创作方式。网络文
学的开放性使文学卸下了一些不该背
负的包袱。这种改变体现了对文学本
身足够的尊重。

网络文学不是没有“质量”，它只
是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定义“质量”。
它太会遵守“举重运动员”规则了，
75公斤级的绝不与 85公斤级的一决高
下。它很能“讨巧”，但不会刻意迎
合，没想着把证券交易大厅和跳广场
舞的大爷大妈拉拢来，更不希望从

“学院派、作协派”或者“作家、批评
家”的口中得到赞许。纵观网络文学
近 20 年的发展，从题材上来说，大体
上反映青春、爱情、职场等内容，属
于青春文学抑或励志文学的范畴；从
受众上来说，它毫不避讳地照顾了年
轻一代、广大网民。虽然这种我手写
我心的“定位”是轻浅的、低要求
的，但其量力而行的“定位”是严肃
的、负责任的。痞子蔡的 《第一次的
亲密接触》、安妮宝贝的 《告别薇安》

《七月与安生》、唐酽的 《等爱上钩》
等就颇红了一把，它们一问世就正好
迎合了年轻读者的阅读需求，也从阅
读方式上满足了广大网民的兴趣。而
且，大部分作品如《七月与安生》《琅
琊榜》《余罪》《悟空传》 等被相继改
编为影视剧，火上再浇油、锦上再添
花，成了当代文化中的重要现象。

可喜的是，传统文学跟网络文学
已经不再泾渭分明。一部分网络作家
成名后转型，充实到传统文学的队伍
中；也有一部分传统文学创作者受到
了网络的吸引，尝到了网络文学的

“甜头”，试水新的写作方式。早期的
“四大写手”中，似乎唯独安妮宝贝还
“坚贞不渝”地厮守着网络写作，但她
已在文学历程中得到了“传统”的洗
礼。新生代的网络作家也在网络书写
与传统书写之间寻找着“发表”的机
会。贾平凹等一批老牌作家也不知不
觉间玩起了博文。这是两支力量互相
渗透后的殊途同归。

网络时代新的创作形式、接受方
式、传播规律，应该如何在泛媒介场
中与传统文学相互融合、借鉴、互
渗、共通，形成新的文学格局，对每
一位文学创作者来说都不容回避。当
网络作家开始向传统文学取经，不断
拓展题材，提升创作能力，升华文学
水平，并沉静下来从民族传统文化中
谋求思想性时，合流与同构已经悄然
进行。而传统文学对其的包容和支
持，是对繁荣网络文学作出的最大贡
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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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山好水好乡亲
——评李育善的散文

□ 孟繁华

李育善是商洛的一位散文家。他有自
己的本职工作，写散文完全是出于对文学
的 爱 好 。 他 从 上 世 纪 90 年 代 开 始 写 散
文，至今已有多部散文集出版。多年的写
作，李育善的散文逐渐形成了自己的风
格：他不追风逐流，不时尚，不花哨，坚
持写自己有诚实体会的文字。他的散文写
作的基本内容一言以蔽之，就是“好山好
水好乡亲”。

他出生在丹凤棣花苗沟村。于是，他
写 《苗 沟 的 山》《苗 沟 的 水》《苗 沟 的
人》。苗沟是秦岭大山深处的一个小山
村。“山上无奇树怪洞，山下无名胜古
迹，村子一点名气也没有，象一个生活在

大都市里的普通人，默默地看着车来人
往。”生存空间狭小，乡民“出门碰鼻
子，回家蹭尻子”。但是，即便如此，“你
让山里人到平原去生活，打死他们都不
去，因为几天见不到山，他们心里憋的
慌”。苗沟还有一条小河，名曰“苗沟
河”。“它发源于两山交汇的不名山，属秦
岭的一个小山系。”这是一条勉强称为

“河”的小河岔。但是，作者对这河却一
往情深。当能够看到河水的时候，那河水
在他的思绪里犹如大江大河般的令人神
往：“总算露面了，清澈的水，在阳光下
从树叶上流过，象水银晃动。水流淌着，
吆喊着，象当年过红军，从沟脑到沟口，
一个人成了一队人——沟沟岔岔的小溪流
都跳到一块了。”这苗沟河如果不是李育
善写出来，大概没有人知道它。但是，在
李育善的想象中，一如他的母亲河：“我
们的村庄，因为苗沟河的流淌，人们在河
边挖一眼山泉就可以吃水了，是苗沟河养
育了我们的祖祖辈辈。”《苗沟的人》 写的
是李育善的乡亲。苗沟一个村子分成四个
摊子，一户户人家散落在秦岭大山的皱褶
里。苗沟人最大的特点就是质朴。一个村
大多数姓李，都沾亲带故。“逢年过节走
亲戚，客人来就得给十家八家拿礼物。常
常是在这家刚端上碗，那家人可在门上喊
叫，一顿饭吃了十来家，到头来客还没吃
饱。”不仅对亲戚如此，对不相识的人也
是如此。“外面的生人从门前路过，不管
熟不熟都要搭腔问话，问你喝不喝，歇不
歇，到哪达去？要是你说渴了，他会憨憨
一笑说：‘你坐。’撂下手里的活，进屋倒
水，在家里翻箱倒柜找那沾在瓷瓶底的红
糖。”李育善就是这样书写他家乡的山水

和乡亲。如果粗看李育善的散文，并没有
多少出奇之处。但是，他不经意间流露出
的，却是这个时代正在消失的前现代生活
中值得我们留恋的场景，那就是人情和人
心，是渐行渐远的、我们经常说起的“乡
愁”。任何一个作家，原乡是他文化记忆
最深刻的东西，也是他创作最初的源头和
冲动。苗沟是李育善的家乡，更是他心中
诗意的家园。

贾平凹在给李育善散文集写的序中
说：“李育善在他的第一本书里，相当多
的文章可以看出他是有文学的潜质，仍明
显看出他那时还处于对自己的记忆，所见
所闻，和自己经历过的事情进行一种真挚
朴素的描述，虽生活气息浓烈，清新可
人，境界却还是很高很大。但随着他对文
学的深入理解，不断实践，其作品慢慢发
生着改变，这就是仍然生活味十足的描
述，情节生动，细节丰富，文笔优美，文
字与文字的空间却充塞了一种气，膨胀而
有张力，使作品有了浑然，有了大气象，
其中对社会、对生命、对人性，多有独特
的体悟，读后就多了嚼头和玩味。这就是
他这本书的特点和价值所在。”贾平凹熟
悉了解自己的乡亲，他的评价出言不虚。
李育善的很多篇章都是自己诚恳的体会。
尤其是 《我的父老乡亲》，写一个猎手，
写一个人人尊称“先生爷”的老者，写堂
兄“高明哥”以及“乡镇干部”等。这些
人物是散文笔法，同时也像速写，又有小
说的元素。那个猎手最后因土枪爆炸，他
的右手炸得只剩下大拇指了。他再也不杀
生了，连逢年过节杀猪宰羊也不去看，还
为死去的动物默默祈祷呢。那位“先生
爷”不仅能行医治病，而且拿着一本 《奇

门遁甲》，“能掐会算”。他早已驾鹤西
去，但村里人仍在传说。那个能说会道的

“高明哥”，有小聪明，就是不爱劳动，去
世前还开玩笑说：“快，快去，把我的岭
跟前的相好叫来。”这些人物，是乡村的
普通人物，但乡村因为有了他们才变得活
泛和热闹，乡村才有了叫做“文化”的东
西生生不息地流淌。李育善的这类散文浓
郁的生活气息，就像屡屡炊烟散发在秦岭
深处遮天蔽日的绿荫中。

李育善一直生活在商洛大地上，多彩
的生活使他的散文创作妙笔生花，摇曳多
姿，期待李育善写出更好的作品。

李育善 著
新华出版社出版

当网络作家开始向传
统文学取经，不断拓展题
材，提升创作能力，升华
文学水平，并沉静下来从
民族传统文化中谋求思想
性时，合流与同构已经悄
然进行

欢迎关注人民日报海外版
“文艺菜园”，和我们一起种桃
种李种春风


